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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

韩 策

内容提要 辛丑回銮后，清廷为重树权威，裁抑东南互保的“抗旨”势力，同时为增强北洋
实力以拱卫京畿，开始扶植袁世凯加强对江南财赋之区的控制;而袁世凯也借此将北洋势

力逐步向南洋扩张，此一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这使得两江总督的争夺白热化，
严重冲击了南北派系平衡，积累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是酿成丁未政潮中统治高层激烈斗争

的关键因素。除了清流浊流的分野外，瞿鸿禨和袁世凯交恶的重要原因是，北洋强势南
下，湘人瞿鸿禨虽努力调护，南洋的湘系势力仍遭受重挫，瞿也因之孤立。岑春煊之所以
发动政潮，反对奕劻、袁世凯，部分也是由于运动江督连续受阻，其与周馥、端方交恶，实有
竞争江督的因素在。丙午官制改革后的政治安排，诱发了奕劻和瞿鸿禨的直接冲突，而瞿
鸿禨公开揽权、奕劻病重、东三省用人等因素，都刺激了政潮的发生，但奕劻、袁世凯和瞿
鸿禨的关系还可重新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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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发生的丁未政潮，是清季统治高层内部爆发的一次激烈政治斗争，严重损害
了清廷声誉，加剧了南北隔阂，削弱了统治基础，值得仔细研究。自从袁世凯致端方的一通密札流传
坊间后，徐一士、刘厚生、庄练先后据此论述过政潮的来龙去脉。① 在此基础上，郭卫东分三个阶段，
并利用恽毓鼎日记，对政潮过程做了更细致的论述，指出政潮结局打破了满汉平衡，并使腐败势力

失去制衡。侯宜杰则利用清宫藏端方档，进一步充实了关于政潮过程的论述。② 此外，康梁保皇派
与政潮的关系，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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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于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何以水火不容，以致酿成丁未政潮，历来多从清流与
浊流( 或洋务) 的分野，或清廉派与北洋派的斗争框架中解释，而以 1906 年丙午官制改革为导
火索。清流与浊流、清廉派与北洋派的斗争不可否认，但作为一种大体趋势和分析思路尚可，
若揆诸辛丑回銮以来政局变迁的复杂史实，还是显得过于简单，解释力有限。① 一则清廉派未
必那么清廉，瞿鸿禨自己虽然相对清廉，但其结合的湘系势力也很腐败; 二则清流并不必然与

浊流、洋务派对立，或明或暗的合作所在多有。② 所以，这一问题还可从南北地域的派系角度来
观察。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书信、日记、档案、报刊等材料，从辛丑回銮后“北洋下南洋”的大

背景下，探讨复杂多变的江督之争，如何导致派系矛盾的生成、积累和激化。同时，本文赞同丙午官
制改革的政治安排，刺激了政潮发生的观点，但试图用史实说明，以往那种以奕劻、袁世凯为一方，
瞿鸿禨为另一方，视丙午官制改革为第一轮争斗、丁未政潮为第二轮争斗的固定认识，是有问题的。
由此，希望重新解释丁未政潮何以酿成并导致最终的结局。

一、庚子事变后瞿鸿禨崛起的因素与派别

晚清军机处的每次更易，皆意味着朝局的重大变化。辛酉政变、甲申易枢、甲午战争中更换军
机、戊戌维新前后调整枢垣，莫不如此。庚子事变后，载漪、刚毅、赵舒翘、启秀等枢臣或死或罢，军
机旧人只剩老迈多病的荣禄和王文韶，而新近加入的鹿传霖亦年衰重听。于是，年轻一辈的儒臣瞿
鸿禨适时进入军机处，至 1907 年在震动朝野的丁未政潮中败落为止，秉笔七载③，“持躬清刻……
锐于任事”④，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瞿鸿禨何以能入军机? 慈禧太后的欣赏自不可少⑤，但入直之前，必系军机要人举荐援引无

疑。瞿鸿禨后来忆称，辛丑年( 1901) 正月到西安后首次召见，慈禧就说: 从前李鸿藻说你好，现在
荣禄他们也说你好。⑥ 瞿鸿禨系李鸿藻在翰林院的门生，而荣禄与李鸿藻义结金兰，荣禄确曾保举
瞿氏。⑦ 不过，瞿鸿禨的姻亲、四川总督刘秉璋之子刘体智则坚持认为，瞿鸿禨入参枢府，实由王文
韶举荐;因为王文韶、刘秉璋与瞿鸿禨之父瞿元霖，均系咸丰元年辛亥科举人同年。⑧ 张佩纶亦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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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韶“引一瞿子玖为助”，以对抗鹿传霖。① 其实，王文韶两任湖南巡抚，与湘人多有联络。瞿鸿
禨不仅是王文韶的年家子，而且王文韶确实收过瞿鸿禨的受业帖，对其赞赏有加。② 后来两人交往
颇多，尤其是辛丑年瞿鸿禨到西安后，相互走动甚为频繁。当年六月，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奕劻任
总理大臣，王文韶、瞿鸿禨分别为会办大臣。在此前后，王文韶任国史馆总裁，即以瞿鸿禨副之;王
文韶督办路矿总局，则以瞿鸿禨为会办。③ 瞿鸿禨得以入枢，既因荣禄举荐，亦离不开王文韶的援
引。刘厚生说荣禄、王文韶两人保了瞿鸿禨，虽未注明依据，但无疑是正确的。④

进言之，自 1861 年辛酉政变以来，军机处的常态是，亲王领班，满汉南北均有代表，形成“同
治”局面。⑤ 然而戊戌至庚子年，朝内江南汉人受到排挤，满族亲贵势力急剧膨胀。只是不旋踵间，
亲贵纷纷获罪。庚辛之际，外人要求更换执政的声音颇为流行，清廷也有意推行新政，改变“顽固”
形象。这时，荣禄的“祸首”嫌疑尚未完全排除，北人鹿传霖与荣禄交好，有守旧之目，南人王文韶
反对与列强开战，西巡过程中又随扈有功，三人分享着军机处权力。此时援引旗人入枢显然不便，
最好引用南人，以收人心。瞿鸿禨就此成为理想人选。
其实，湘人瞿鸿禨作为南人代表进入军机处，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盖自同光以来，军

机处的南方代表几乎都来自太湖周围的江浙人，沈兆霖、曹毓瑛、汪元方、沈桂芬、王文韶、潘祖荫、
翁同龢、许庚身、徐用仪、钱应溥、廖寿恒莫不如是，可谓之“太湖圈南人”。湘人虽在江浙和西北地
区势力雄厚，但在朝内实力有限。不过，由于平定太平天国后，湘人在长江下游地区拥有巨大利益，
与江浙人士产生诸多联系，双方在京内外都有不同程度的结合。因此，随着王文韶在高层事务中逐
渐淡出，瞿鸿禨继承了南人的领袖地位。王文韶和瞿鸿禨均对北洋大臣袁世凯权势日盛颇有
戒心。⑥

瞿鸿禨依靠的力量主要有二。其一是东南名士。瞿氏刚出道时曾任河南乡试主考官和河南学
政，随后历任福建乡试主考官、四川学政、浙江学政、江苏学政，声望不断扩大。汪大燮、汪康年、汤
寿潜、张元济、张美翊、姚文倬、王舟瑶、章梫等大批江浙籍官绅皆其门生。从《汪康年师友书札》和
《瞿鸿禨朋僚书牍》看，一方面，瞿鸿禨利用这些人及其掌控的报刊媒体宣传政见，扩大影响。另一
方面，这批人也经常向瞿鸿禨建言献策，希望利用瞿鸿禨的地位和权力，实现抱负。所以，江浙籍官
绅及其掌握的报刊舆论是瞿鸿禨依靠的重要力量。
其二，更重要的是众多湘籍官绅，尤其是位高权重的湘系督抚。自曾国藩率领湘军镇压太平天

国后，湘人在东南地区的文、武、商、学各界均有巨大利益。至 19 世纪 80 年代以来，左宗棠、曾国
荃、刘坤一连续出任两江总督。庚辛之际，湘人刘坤一、李兴锐、魏光焘、王之春、聂缉椝皆任南方督
抚，尤其在两江地区实力雄厚。瞿鸿禨入军机后，在朝廷和湘系之间努力维持着微妙平衡。麦金农
所谓瞿鸿禨是“‘湖南派’在朝廷的代言人”的说法⑦，或许过于夸张，但瞿鸿禨与魏光焘、聂缉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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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系督抚千丝万缕的联系是非常显明的。他们内外相维，保持权势，是一个重要派别。当然，湘人
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亲疏远近颇有不同，但对外则常常联合一致，以“吾湘”“湘岳英灵”“省运”相
号召。
然而，辛丑回銮后，在“北洋下南洋”的冲击下，湘系在两江地区的势力不断遭受重挫。尽管瞿

鸿禨努力调护，但湘人江督格局终至难以为继。1905 年之后，随着湘系督抚相继开缺，朝内的瞿鸿
禨也越发孤立无援。汪大燮在丁未政潮后，感慨“瞿( 鸿禨) 、袁( 世凯) 交恶非一日矣”。① 1902 年
刘坤一去世后，围绕江督之争的反复较量，实为双方交恶的远缘。②

二、北洋下南洋与湘人江督格局的难以为继

自太平天国被镇压至甲午战争爆发的三十年间，清朝国内局势大体稳定，主要依赖拱卫京畿的

淮军、驻扎江南和西北的湘军、清流士大夫及满人统治集团四大势力，互相平衡，形成“同治”局面。
其中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领导的淮系主导洋务运动，掌国防、办外交，势力尤大，但甲午战
败，迅速衰落。清流势力也在甲午至戊戌日趋激进的变法运动中受到摧残分化。所以戊戌至庚子
期间，满人势力颇见膨胀;而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领导的湘系，地位也相对凸显，故能抵制废

立之谋，稍持正论。迨庚子事变，刘坤一更领导东南半壁发起“东南互保”，公然抗旨，实开民国时
期各省动辄宣布独立之先河。③

虽然时过境迁，事实证明东南互保避免了中国更大损失，但刘坤一、张之洞等外结列强、内联各
省，公然不奉朝命的举动，实非寻常，难免令慈禧太后和清廷高层满怀忧虑。所以，庚辛之际，尽管
仍不得不倚重、迁就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人，但驻跸西安的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
诸臣不能同心攘夷”，心中芥蒂实深。④ 故一旦外部威胁稍微减轻，就必然会处置东南督抚尾大不
掉的问题。因此，辛丑回銮前后，清廷裁抑东南势力的政治暗流已经开始涌动。
进言之，这一政治暗流又是通过扶植和利用声名鹊起的袁世凯及其北洋势力来进行的。一个

明显标志就是，辛丑年六月初三日，当和议已定、即将画押之际，清廷立即令两江总督刘坤一交出江
南最精良的自强军，归山东巡抚袁世凯节制训练。刘坤一力争不得，只得从命。⑤ 三个月后，李鸿
章溘然长逝，已在练兵、交涉、吏治、洋务等方面展现出超强能力的袁世凯，几乎没有争议地成为直
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人选。⑥

当然，站在清廷的角度，辛丑回銮后面临严重的内外挑战。一方面，面对京津及东北地区
外人迫在眉睫的威胁，必须加强北洋的军备和实力，以拱卫京畿。所以不得不扶植和重用手握
重兵、精明强干、善于外交的袁世凯。正如刘体智所言，“辛丑回銮后，朝廷惟惧外人图己，项
城( 袁世凯) 近在北洋，手握重兵，尤为倚恃”。⑦ 另一方面，对内必须尽快重树权威，扭转因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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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燮致汪康年函》(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廿八日)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第 950 页。
骆宝善将瞿、袁交恶的原因归结于“官场习气，互不服气的钩心斗角”，虽不能说没有影响，但似乎有些简单表面。《骆宝

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 2005 年版，第 185 页。
参见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 年版，第 273 页。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廿六日，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783 页。宫玉振:《铁良南下与

清末中央集权》，《江海学刊》1994 年第 1 期，第 151—152 页。
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 174 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0 页。
尽管袁世凯也是广义的东南互保成员，但只是追随者，且深受荣禄信任。在庚子西狩过程中，从始至终尽力供应行在粮

饷，愈发获得慈禧欣赏。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的缘由，参见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第 33—35 页。
刘体智:《异辞录》，第 2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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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西狩、东南互保而急速加剧的“外重内轻，令出不行”的状况①，故有必要对东南互保的势力
有所裁抑。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加速练兵和推行新政，在在需款，也必须加强对南洋财赋之区
的控制。
但是，此时清廷威望大减，其集权政策和意图并不容易贯彻，故亟需政治军事强人设法推动落

实。深受慈禧太后和荣禄信任的新任北洋大臣袁世凯就是这样的强人。② 而善于揽权的袁世凯也
借此强势南下，影响南洋地区的人事，控制南洋的财赋和军备，将北洋势力和北洋模式向南洋扩张。
这一历史进程，可称之为“北洋下南洋”。
在慈禧太后和荣禄的支持下，袁世凯首先拿坐镇上海的盛宣怀开刀，夺其控制的电报、轮船等

利权。盛宣怀是东南互保的发起者，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东南官绅的利益。时任漕运总督的陈
夔龙在给荣禄的密信中说得非常露骨: “电线改归官办，藉以收回利权，洵为善策。惟闻商股半系
江、皖、浙豪绅强族蟠踞垄断，诚恐惟利是图，罔知大义，影射洋商，挟他族以胁我，致令收回为难，是
在本初( 袁世凯) 之善为操纵矣。此外则招商局亦宜着意也。”③既然电报局的股东多是“江、皖、浙
豪绅强族”，那么清廷扶植袁世凯收回电报局，进而控制轮船招商局，就是对东南官绅势力的一大
打击，也是北洋下南洋的重要一环。
如果说收拾盛宣怀，朝内共识较多、尚不甚难的话，那么要在维持东南大局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进一步推进北洋下南洋，则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人事安排就至关重要。恰在此时，担任江督十余
年的湘军领袖刘坤一于光绪二十八年( 1902) 九月初六日去世。两江地区失去了军事政治强人，作
为东南第一要缺的两江总督顿时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
据说张之洞、魏光焘、聂缉椝、恩寿均是有力候选人。④ 其中张之洞最受瞩目，但他此时不愿身

陷漩涡，故向其姐夫、军机大臣鹿传霖推荐湘人李兴锐和张百熙。这说明在张之洞心目中，也默许
湘人江督的“传统”。然而，很可能因为当时东南局势非常微妙，中外商约谈判也正在紧张进行之
中，所以清廷稳妥起见，选择近在武昌的张之洞署理江督，以便乘坐军舰迅速东下坐镇。可是，张之
洞到任两江后很快遭到各方反对。结果两个月后，朝廷最终选择湘系大将、云贵总督魏光焘接任江
督。张之洞之所以未能留任江督，情形较为复杂。其用财如泥沙，引发江苏巡抚恩寿和江宁士绅尤
其是湘人群体的反对，都是要因。
魏光焘之所以能够调任江督，主要是清廷延续湘人江督格局，以稳定江南局势。朝内主持此议

者首为荣禄，而瞿鸿禨也是重要推手。该决策自然令在两江地区拥有巨大利益的湘人群体十分愉
快。所以陈夔龙在给荣禄的密函中说:“当涂( 魏光焘) 督江，楚人大悦。”⑤迨光绪二十九年( 1903)
春，魏光焘到任后不久荣禄即去世，魏氏在中枢的盟友正是其同乡瞿鸿禨。⑥

然而，两江总督兼辖苏、皖、赣三省，海防、江防、营务、洋务、盐务、厘金、交涉皆其负责，地大事
繁，实非文武兼资的大才莫办。加以该缺为各方所注视，容易动辄得咎。果然，魏光焘到任后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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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缉光致汪康年函》(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八日)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2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版，第 1785 页。

荣禄信任袁世凯为大家熟知。用密信揭示其隐微关系的新近研究，参见马忠文《戊戌政变后至庚子事变前袁世凯的政治
境遇》，《广东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陈夔龙致荣禄函》(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 ，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68 册，大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3 页。

“Death of the Greatest Viceroy in China，”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 Consular Gazette，Oct． 8，1902，p． 716．
《陈夔龙致荣禄函》( 约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 ，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 1 辑第 68 册，第 113 页。
早在甲午战后，瞿鸿禨就在帮助魏光焘。《瞿鸿禨致张百熙函》( 光绪二十一年) ，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

文献》第 19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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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参，主持军机处的瞿鸿禨都尽力助其渡过难关。光绪三十年( 1904 ) 初，京师大学堂副总教习张
鹤龄对瞿鸿禨支持魏光焘出任江督，并在中枢种种调护的情形颇有议论。他说，去年张之洞之所以
未能留任江督，“此中情形乃系一枢臣( 瞿鸿禨) 与魏有密切关系”。即现在魏光焘被参，“仍令本人
查办，此其关切为何如乎”。① 又说: “两江以极大问题，枢廷意欲消弭之，仍派本督查办，荒谬极
矣。”②这时，奕劻新入军机，并无班底，虽系领班，实为新进，故内政方面常不得不尊重王文韶、瞿鸿
禨的意见，瞿鸿禨在一定范围里也颇行其志。
魏光焘一方面竭力维护湘系势力，另一方面为抵制北洋南下，与湖广总督张之洞颇多合作，江

南制造局的迁移问题就是显例。从历史渊源看，江南制造局实由北洋和南洋共管。因此，颇有人批
评魏光焘不应撇开袁世凯而与张之洞共商此事。③ 此外，魏光焘不仅在练军方面有独立倾向，而且
在向练兵处筹解经费、提供军火方面，都难令其满意。由于练兵处由北洋大臣袁世凯与奕劻、铁良
控制，这就迅速加深了南洋与北洋的矛盾。④ 所以，尽管有瞿鸿禨在朝内调护，但延至光绪三十年
七月铁良南下之时，魏光焘再次被参，清廷终于决定换人。不过，湘人江督格局仍然得以延续。张
之洞曾经推荐的闽浙总督李兴锐走马上任，魏光焘则与李氏对调。然而，年迈的李兴锐到任不久，
就于九月二十二日溘然长逝。
如果继续湘人江督的传统，则现任浙江巡抚，前江苏、安徽巡抚，瞿鸿禨的儿女亲家，曾国藩之

婿聂缉椝最有希望。可是，这时清廷选择北洋系统的山东巡抚周馥南下署理江督兼南洋大臣。考
虑到周馥乃安徽人，本应回避江督，这个决定就更加耐人寻味。所以，前两江总督李星沅之孙、浙江
候补道李辅燿颇觉此事“出人意外”，同时也调侃聂缉椝空想了一番。⑤

其实，周馥署理江督，“都人士颇以为非是”，但这是慈禧和奕劻的决定，“闻说勉帅( 李兴锐) 出
缺奏到，邸堂( 奕劻) 在下并未议以何人上请，但云‘且上去再说’。讵料上去后，邸堂一人独奏玉帅
( 周馥) ，上( 慈禧) 即称可，群皆相顾愕然。是玉帅与邸堂之浃洽可知矣。”⑥周馥在辛丑议和中多
有出力，与奕劻合作良好，随后在收回天津交涉中也颇蒙赞赏。当然，这与其亲家袁世凯的支持也
密不可分。⑦ 因为周馥署理江督，正好可以配合北洋下南洋。果然，周馥到任后，在裁撤湘军、南北
洋海军由北洋统一指挥、筹措练兵经费方面，均尽力支持练兵处和北洋的行动。⑧ 至迟到 1906 年，
吴人嘲笑周馥的《南京白字诗》就颇为流行，有云:“亲家袁世凯，恩主李鸿章。瞎子兼聋子，南洋属
北洋。”⑨尽管诗语刻薄，对周馥并不公平，但却反映了当时北洋下南洋的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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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鹤龄致赵凤昌函》( 光绪三十年初)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 5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0 页。

《张鹤龄致赵凤昌函》( 光绪三十年初) ，《赵凤昌藏札》第 5 册，第 510 页。
夏曾佑:《论江督易人之故》，杨琥编:《夏曾佑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40 页。
参见宫玉振《铁良南下与清末中央集权》，《江海学刊》1994 年第 1 期。
李辅燿写道:“三耳空想矣。”繁体字“聶”为三耳，暗指聂缉椝。徐立望、胡志富主编:《李辅燿日记》第 5 卷，光绪三十年

九月二十四日，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4—155 页。
《陶湘致盛宣怀函》( 1904 年 12 月)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79 年版，第 17 页。
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1 页。又详下文聂缉椝致瞿鸿禨信。
《民国周玉山先生馥自订年谱》，《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 2 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112 页。《南北洋

海军联合派员统率折》(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 ，周馥:《秋浦周尚书( 玉山) 全集·奏稿》第 3 卷，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
丛刊》( 82) ，台北，文海出版社 1967 年版，第 351—352 页。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第 108—109 页。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 2 册，光绪三十二年六月十九日，第 1052 页。周一良:《〈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序》，尚小
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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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方围绕江督的反复角逐

可以说，周馥署理江督后，北洋下南洋的态势已经相当明显。但由于回避原则，皖人周馥不太
可能实授江督，所以他的地位并不稳固。随后，由练兵处结合起来的袁世凯和铁良，更进一步打击
湘系势力，意图杜绝湘人再任江督的可能。铁良回京后，奏报各省营务情形，大赞湖北，小赞河南，
严厉批评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结果，光绪三十一年( 1905 ) 正月二十日清廷明发上谕，痛斥“苏
州、安徽之续备各军，江南之护军四旗、新湘五旗，如此废弛，殊堪痛恨”。① 瞿鸿禨再也无法庇护。
次日，闽浙总督、前两江总督魏光焘和陕西巡抚、前署江西巡抚夏峕被追究责任，遭到开缺。② 李辅
燿不禁慨叹:“吾湘一督一抚同日开去，未免减色矣”。③ 魏光焘在刚到任闽浙总督后，就曾致信瞿
鸿禨，解释其“在江南屡遭指摘”的缘由，同时以省运乡谊相号召，恭维瞿鸿禨与张百熙“并为吾湘
一代伟人”，希望“为天下主持公道，为国家造就人才，既可匡救时艰，且使湘岳英灵日有起色”。④

迨奉旨开缺后，又写信力辩江南营伍废弛的指责，对铁良颇为不满。⑤

其实，聂缉椝本来也很危险，只是在瞿鸿禨极力关照，并得到奕劻调护的情况下，才勉强保住位

子。铁良不仅在奏疏中明言江苏、安徽军务废弛，而且面奏时对魏光焘和聂缉椝暗放冷箭。在接到
瞿鸿禨微露内情的密信后，聂缉椝在复函中对袁世凯、铁良“专与湘人为难”，北洋下南洋及结党揽
权极为不满。他说:

某人(铁良)与弟(聂缉椝)素昧平生，亦无交涉，不知其所言何事，求明示为叩。至其专与
湘人为难，有人谓有一人(袁世凯) 意图独揽，南皮( 张之洞) 好名，故彼( 袁世凯) 挤之。文侯
(魏光焘)庸庸，故彼容之。迨文侯既去，彼以汝南( 周馥) 聋迈，且为彼所汲引，故推之。又恐
汝南不久于其位，将来湘人继之，弟乖谬迂直，彼所夙知，故嗾某人( 铁良) 牵连及之。近年所
用数大员，皆其党羽，外间啧有烦言。彼才学勋望，均不如文忠( 李鸿章) 远甚，而有震主之讥，
所谓司马氏之心，行路人皆知之矣。彼方且以为得计，有识者皆为之可危。观近日杨( 士骧)
调其子办洋务，周(馥) 调其弟练兵，陈 ( 夔龙) 又留其弟练兵数月，不知是何心肝，敢于如此

欺饰。⑥

在此前后，裁撤漕运总督引发了江淮分省问题，经过朝令夕改的一波三折后，最终以裁撤江北

巡抚、改淮扬镇总兵为江北提督而收束。⑦ 随后，袁世凯的心腹干将、练兵处军令司正使刘永庆以
兵部侍郎衔署理江北提督，节制江北文武，镇慑淮徐一带。北洋下南洋的态势完全显现。所以张謇
说:“公路( 袁世凯) 势力益扩，骎骎只手揽东南北半壁矣。”⑧后来倒向袁世凯阵营的恽毓鼎，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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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叹“北洋兵权并及南洋矣”。①

北洋下南洋的持续推进，很大程度上都是在牺牲东南地区湘系的利益。湘系岂能甘心? 其反
制措施随之而来。周馥任江督之初，即陷入江淮分省的纠葛之中。聂缉椝在给瞿鸿禨的密信中批
评道:“若江督即有过人之才，但将洋务、盐务、海防、营务四事认真整顿，已虑精力不胜，更何必揽
此二事( 指藩司驻地、厘金) ，为位置私人地步耶。此诚不可解。至于杀岑姓家丁，无实在口供，竟
当作游勇办，尤堪诧异，恐将来未必无人说话也。”②果不其然，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湘籍御
史黄昌年条列多款，奏参周馥“内政外交不能胜任”，奉旨交湖广总督张之洞查办。③ 这起参案虽无
瞿鸿禨授意的证据，但他至少是支持的。瞿鸿禨此时希望张之洞替代周馥，以抵制北洋南下。
很快，报纸纷传张之洞将再任江督。然而，张之洞因北洋持续南下，“南洋权限已为本初( 袁世

凯) 包举”，不能“俛仰依人”④，加以粤汉铁路交涉正紧，实不愿离武昌半步。五月十七日，张之洞
急电瞿鸿禨，坚决反对出任江督。他说:“近阅报章，鄙人又有调两江之说，曷胜惶骇。……两江局
面屡更，权分力绌，而纷纭交涉，倍难于前，断非病躯所能措手。”⑤同时，张之洞又急电赴京觐见的
新任江西按察使、瞿鸿禨的儿女亲家余肇康，请将湘人极力挽留的信息转达瞿鸿禨。⑥ 此外，张之
洞又授意曾国藩后人曾广镕致电王先谦等，以阻止他的调动。⑦

张之洞不愿出任江督，瞿鸿禨转而力推张百熙。五月下旬，王先谦等恳留张之洞的电报传至京
师。张百熙得知周馥难安于位，而瞿鸿禨有意促其接任，故兴致大起。余肇康致瞿鸿禨的密信说:
“倾潜公( 张百熙) 来，因湘电，亦知公瑾( 周馥) 恐难安于其位，知公之意良厚，遂不免欲学武惠，一
往勾当。”余肇康极力怂恿瞿鸿禨努力运作，盖如此既能接续湘人江督的传统，还可壮大湘系实力。
他说，“邵阳( 魏光焘) 而后，已无嗣响之人”，若张百熙出任江督，“岂惟有裨大局，即吾湘之气，亦稍
壮矣”。⑧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张百熙从吏部尚书调任户部尚书，而户部满尚书为军机大臣荣庆，张百熙

颇不如意，故甚愿外放江督。所以瞿鸿禨当时安慰他说:“公随人仰屋持筹，无往而非难境，可想而
知。如能乞外，最为上策。”⑨然而，此事谈何容易。因为这与北洋下南洋进程正相冲突。此前瞿鸿
禨有意让张之洞接替周馥，奕劻已不甚“属意”。瑏瑠 若调任没有督抚经验的张百熙，奕劻和袁世凯更
不难反对。结果，瞿鸿禨终无能为力。据说张百熙与瞿鸿禨早先有谁任军机大臣，就设法为对方谋
取江督的“誓约”，瞿鸿禨无力兑现，张百熙不得志，对瞿颇有怨言。不久，张百熙与袁世凯缔姻，适
中瞿鸿禨之忌，瞿氏颇不谓然。“两家宾客，传言过甚，不无微隙”。瑏瑡 瞿、张两人“交益疏远，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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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合”。①

不仅如此，九月十二日，聂缉椝遭御史姚舒密参劾，经福州将军崇善查办，奉旨开缺。② 聂缉椝
罢职后致函瞿鸿禨，既对袁世凯十分不满，又颇为瞿鸿禨勉强周旋而担忧:“近日用人新政，外间大
都訾议，均谓枢府设在北门( 指北洋) ，而事变之来，亟亟可虑……惟念及我公终日与不合心之人勉
强周旋，则为之不快。”③到 1905 年秋，随着湘系督抚迅速陨落，王文韶出军机，徐世昌、铁良入军
机，南人领袖瞿鸿禨实已颇为孤立，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成为潜在的盟友。
与此对应，张之洞查办周馥的复奏迟迟未上，直至九月二十四日奉旨“周馥办理内政外交，尚

无不合，即着毋庸置议”。但因原参折有周馥之子周学海在两江督署招摇的说法，奉旨“江苏候补
道周学海回避改省，仍留署中，致滋谣诼，着迅速赴部改掣省分，领照到省，毋任逗留”。④ “致滋谣
诼”“毋任逗留”云云，颇令人难堪。据说这正是瞿鸿禨添加之笔。周馥晚年自述，仍对此耿耿于
怀。⑤ 甚至周馥的曾孙周一良也谓瞿鸿禨“为人不足道”。⑥ 这很可能源自周家长辈的看法，可见
积怨之深。
不过，周馥虽然暂时渡过难关，但据说江宁将军又参劾多款，以致有周馥调补闽浙、端方补授两

江的消息。⑦ 当年十一月，周馥奏请开缺，朝旨虽然慰留，但已传闻将由铁良或端方继任江督。⑧

只是端方此时正在出洋考察，而且袁世凯也在京劝说奕劻慰留周馥。⑨ 所以，周馥的南洋大臣之位
终获保全，北洋和南洋合作的态势继续加强。
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年六月，载泽、端方、戴鸿慈等人考察宪政回国后，清廷于七月十三日宣

布预备立宪，从改革官制入手，其中又以成立责任内阁为重中之重。次日，在派出厘定官制大臣的
同时，与袁世凯深相结纳、在京力推立宪的端方突然补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当时，端方正与袁
世凯“同在都城，会定官制，互相标榜，正当有为之际，何肯轻于离京”。瑏瑠 故此举颇为蹊跷，实乃
“挤”端方出京，以分袁世凯之势。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密信显示，这是瞿鸿禨、荣庆、铁良敦促奕劻
做出的决定:

至立宪先从改官制入手，则袁( 世凯)、端( 方) 之谋，而邸( 奕劻) 为所愚，袁又为端所怂
恿，皆欲揽天下大权。两人合谋，内外一气。其本意端充副总理，佐邸总理［左右两副，其一为城
北(徐世昌) ，袁党也———原注］，则玩邸于股掌之上，尽去各枢，因此犯众怒。二目(瞿鸿禨)、双
火(荣庆)、大金旁(铁良)相约密谒邸，痛陈利害，邸(奕劻)始悟而急出端于外为南洋。瑏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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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尽管端方本来也是江督的候选人，但他此时更希望留京出任副总理大臣，外放江督实有

一定突然性。当时袁世凯劝慰端方的密信说:“近闻执事有南洋之说，如不得已，在外胜于在内，但
必须使内外划清权限，各专责成，方可稍得展布也。”①不过，端方彼时固然不甚情愿就任江督，但这
一突然的人事安排，不仅使岑春煊运动江督的希望顿时破灭，而且排挤岑春煊的痕迹甚浓。这很大
程度上刺激了岑春煊放手一搏，发动政潮。

四、岑春煊运动江督连续受阻与北上发动政潮

在北洋下南洋，湘人江督格局难以为继，瞿鸿禨节节败退的背景下，同样是在庚子事变中崛起

的实力总督，号称“北袁南岑”的岑春煊，也不时窥测着南洋形胜之地，意图与北洋分庭抗礼，与闻
朝政。这是既往未受注意的一个重要史实。不过，岑春煊的意图与北洋下南洋的进程实相冲突，所
以奕劻、袁世凯绝不答应，双方矛盾不断积累。可以说，岑春煊之所以在丁未年( 1907) 北上发动政
潮，表面上固然是因为岑氏时常批评的那样，奕劻、袁世凯揽权结党，政以贿成，而实际上也是岑春
煊连续运动江督不成，有以激之。但岑春煊晚年自述，闭口不谈此事。然而，瞿鸿禨之子瞿宣颖却
透露出重要信息:

春煊当光绪季年，以风力著称，又深得慈禧宠眷，见袁世凯权势日盛，乃蓄意与之为敌。朝
野之士，凡不附袁者，皆归春煊，欲倚以为陶桓公。然春煊始终未得两江，不居形胜之地，不足
以闻朝政。世凯亦深忌之，谋于奕劻，移春煊督云贵。春煊知一旦赴边，益无所凭借，遂称疾居
上海，密谋相抗。适又奉督川之命，乃乘赴任之便，自汉口乘火车入都。②

瞿宣颖的说法，虽然有为乃父联合岑春煊“开脱”的意思在，但不少材料显示，1905 年湘人江督
格局难以为继之后，岑春煊确曾努力运动江督，只可惜“始终未得”。
先是，1903 年广西匪乱四处蔓延，形势极为严峻。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刚刚平定蜀乱，便又临

危受命，调署两广总督，督办剿匪事宜。岑春煊籍隶广西，本应回避两广总督，故此项任命实为权宜
之计。志在天下的岑春煊也期待着很快克奏肤功，再进一步，则两江总督颇有可望。光绪三十一年
( 1905) 正月，广西匪乱大体平定，岑春煊奏请回驻广州，奉旨允准。③ 此后，早已心猿意马的岑春煊
开始不断奏请病假。二月二十八日，岑氏更奏请开缺，奉旨赏假两月。④

不久，御史黄昌年参劾江督周馥，交张之洞查办，周馥地位动摇。岑春煊的亲密幕僚郑孝胥，随
即听说岑氏将“移督两江”。⑤ 五月初，据说军机大臣认为周馥署理江督“诸多不宜，非另易贤能不
能当此大任”。⑥ 同时，传闻岑春煊密参周馥不堪胜任江督。⑦ 一个多月后，甚至有消息称岑春煊
是周馥参案的“原动力”，很可能接替江督一席。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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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清廷决定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六月，岑春煊再次奏请开去两广总督署缺，“抑或赏假
一年，派员接署”，以便“出洋就医，兼可考察各国政学”。又明说“东三省正在用人之时，其艰难较
两广尤甚”，待“病体稍愈，考查略有所得，拟恳恩以散员发往效力”。① 很快，香港报纸就传言岑春
煊赏假三月，在日本就医后，“即赴署两江总督任”，周馥调署闽浙总督，张人骏调署广西巡抚，李经
羲调署两广总督，连郑孝胥都感觉“其言似真”。② 然而，迟迟不见下文，汪康年在广东任职的族弟
汪大钧也觉得“殊不可解”，因为“两江闻有更动，且传嘉州( 岑春煊) 之信极确”。③

七月初六日，岑春煊奏请出洋未获允准，此后又赏假一月。④ 九月三日，岑春煊又奏请“迅赐简
员暂行署理两广总督”，俾其安心调治。⑤ 不久，张之洞查办折递上，颇替周馥弥缝，周馥地位得保。
在此前后，岑春煊之弟岑春蓂升任巡抚。因广西肃清，岑春煊也赏加太子少保衔，算是对他的安抚。
所以，九月二十五日，岑春煊仍赏假两月，毋庸派署。到光绪三十一年年末，岑春煊只好奏请“病势
轻减，谨力疾销假，并吁请陛见”。⑥ 江督的争夺暂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不安于两广总督的岑春煊与粤籍官绅势如水火。光绪三十二年初，唐绍仪领衔广东

京官奏参岑春煊，称其“刚愎自用，不恤人言，屡次乞休，志在去粤，益复倒行逆施”，奉旨交周馥查
复。⑦ 周馥复奏颇不给岑春煊留情面，有云: “应请旨训诫该督臣岑春煊推诚待人，屏除成见，慎毋
意气用事，以尽维持保护之责。”⑧岑春煊欲取周馥而代之，双方颇有心结，周馥复奏所言虽然不无
根据，但措辞实令岑春煊难堪。次年丁未政潮中，岑春煊不仅明参周馥“贻误两江……败坏粤
事”⑨，而且私下对周馥切齿痛恨。瑏瑠 这均可从此前争夺江督的宿怨中寻觅端倪。
转眼间五大臣将要归国，朝野皆知必有一番举动。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十六日，岑春煊再次奏请

开缺，仍然奉旨赏假两月，命其毋庸固请开缺。瑏瑡 迨七月十四日，端方被突然“挤出”京师，补授两江
总督，周馥调补闽浙总督。然而奇诡的是，一周之后，又调周馥为两广总督，命岑春煊补授云贵总
督，令云贵总督丁振铎调任闽浙总督。自恃资格更深、平乱有功的岑春煊不仅未能争得江督，竟不
啻为端方、周馥腾缺，颇觉有失“公平”。岑春煊焉能接受，于是请假赴上海调理。虽然朝旨只赏假
一月，而岑氏一直逗留，丝毫没有赴任之意，实则既筹谋入京，也在不断窥视和运动江督之位。
光绪三十二年秋，端方到任南洋后，竟然“名誉大损，以搜索革党，妄事株连，加以虐待征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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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等奏为特参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勒捐滋事奏报欺蒙请特派大员查办事》( 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 － 7392 － 030。
《署理两江总督周馥奏为遵旨查明两广总督岑春煊被参各节事》( 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藏，朱批奏折，04 － 01 － 01 － 1089 － 007。
《两广总督岑春煊奏为敬陈用人纳言等七条国政管见事》(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二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

折，03 － 5619 － 011。
袁世凯致端方密电曰:“西林( 岑春煊) 意颇与甘心于亚夫( 周馥) 。惟此老年逾七旬，宣力多年，实一忠厚长者，庚子年大

有功于直隶，现已开缺，何苦再为太甚。请切托苏盦( 郑孝胥) ，晤面时婉劝西林，勿再下石为感。但不可作为凯托也。”《致两江总
督端方电》( 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 16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87 页。

《德宗实录》，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日丙戌，《清实录》第 59 册，第 4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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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饥民诸事，尤为大失人望”，时人估计他“恐难久于其位”。① 随后京师内部消息称“岑( 春煊)
十万谋南洋”。② 然而，岑春煊运动南洋大臣终未成功，丁未年正月十九日奉调四川总督，当时“岑
愤郁不下楼”，甚至郑孝胥与汤寿潜拜访也不见。③ 看来志在南洋的岑春煊颇不满于此，至迟在二
月末，已决定借赴川督之任而突然入京觐见。④

岑春煊坐镇沪上大肆运动江督之位，令端方如芒在背。他在致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的密电中愤
愤不平地说:“西林( 岑春煊) 徘徊海上，久无佳兆，遂不能稍自忍耐。此等伎俩，真不置〔值〕一哂。
近中如何运动? 想公亦已能犀烛之。鄙人在此，筹办赈抚，改良弊政，不避怨谤，不皇〔遑〕寝食，自
愧尚无成效，但愿此君( 岑春煊) 善自为谋，钟山一席( 江督兼南洋大臣) ，正可举以奉畀也。”⑤因
此，端方对岑春煊的一举一动非常敏感，对其借赴蜀以入都的密谋了如指掌。端方和袁世凯的南、
北洋合作也因此更加密切。三月初四日，岑春煊离沪当天，端方就密电袁世凯说:“此行名为入蜀，
实则入都，有荐膝之陈。不知是否奉有秘密之慈旨，抑系自行北上。公有所闻否? 望密探密示。”⑥

同时，端方又写信向郑孝胥打探岑春煊“入都造膝之陈”的谋划。⑦

岑春煊入都后，端方颇担心被岑面参。所以，他给乃弟端绪的密电中说:“岑三( 岑春煊) 近日
与兄意见益深，到京后如何举动，务须设法侦探，逐日电告，不可稍涉轻忽。要要。”⑧同时，端方与
袁世凯几乎日日密电往来，沟通消息。三月二十一日，袁世凯复电称: 面参诸人中“未闻及公”; 次
日则云:“三见时参外、学、军等部，涉及南、北洋，力保武进( 盛宣怀) 。”⑨说明端方也在被“涉及”之
列。随后，军机章京杨寿枢也说，“现在朝局朝令夕更，两江一席谋者孔多”，颇有易人的可能。瑏瑠

岑春煊入京之初，本有入枢机会，但后来慈眷渐衰，局面一变。因此，他“始攻本初( 袁世凯) ，旋
见本初根深柢固，幡然变计，而与之联络”，与入京前的宗旨已有不同。因此，外放南洋也不失为一个
选项。陶湘在致盛宣怀的密信中说:“南洋( 端方) 为西林( 岑春煊) 所劾，或云南洋一席，终为西林所
有。”但考虑到端方卓然有力，“岂遑多让”，且岑春煊因病留京，避去云贵、四川之嫌，“倘畀两洋( 整理
文如此，南洋?) 而即去，岂不为士论所讥”。瑏瑡 众所周知，岑春煊随后就被排挤出京，仍授两广总督。
综上，岑春煊为何在丁未年突然入京发动政潮? 尽管背后的动力不易完全探明，但他屡次运动江

督不成有以激之，当无疑义。倘若岑春煊早获江督，虽不能说类似的政潮就不会发生，但至少丁未政潮
不会这样发生，则可断言。岑春煊之所以始终未能如其所愿，当与北洋下南洋的背景密不可分。而岑春
煊与周馥、端方竞争两江的关系，也促使后者在丁未政潮中更加坚定地站在袁世凯一方，打击岑春煊。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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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丁未政潮何以发生? 瞿鸿禨、岑春煊与奕劻、袁世凯何以水火不容? 从政见而言，袁世凯和岑
春煊都是厉行新政、鼓吹立宪的趋新总督，瞿鸿禨虽然相对保守，但也力推各项改革，支持预备立
宪，故并非顽固派与改革派之争。从当时的舆论和后来的研究观点来讲，袒奕劻、袁世凯者，说瞿鸿
禨忌刻阴险，联合岑春煊、林绍年，布置台谏，暗通报馆，妄图推翻奕劻，排去袁世凯，逼慈禧归政光
绪;袒瞿鸿禨、岑春煊者，谓奕劻、袁世凯结党揽权，政以贿成，毫无底线，引段芝贵、杨翠喜案以为
据。所以，历来多用清流和浊流( 洋务) 的分野，或者清廉派与北洋派的斗争加以解释。
本文试图说明，湘人瞿鸿禨之所以与袁世凯水火，还因为辛丑回銮后，清廷为重树权威，裁抑东

南互保的“抗旨”势力，同时为增强北洋实力以拱卫京畿，开始扶植袁世凯加强对江南财赋之区的
控制;而袁世凯也借此将北洋势力逐步向南洋扩张。这使得南洋地区的湘系势力遭受重挫，湘人江
督格局难以为继。随着以江督为首的湘系督抚迅速没落，与之互为联络的瞿鸿禨在中枢也更加势
单力薄，地位难保。所以，很大程度上，双方围绕江督的反复较量，最终演变成难以调和的矛盾。在
瞿鸿禨之外，岑春煊之所以反对奕劻和袁世凯，突然入京发动政潮，表面上是批评他们引用私人，排

挤异己，政以贿成，实则也是岑春煊争夺两江总督屡次受阻有以激之。自恃立有大功、有北袁南岑
之称的岑春煊，希冀调任江督，控制形胜之地，影响政局，实现抱负，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如果岑春
煊调任江督，就与北洋下南洋的现实相冲突，所以袁世凯极力反对。
政潮之所以在丁未春爆发，也与丙午官制改革后的权力格局相关。但并非如通常观点所言:奕

劻和袁世凯在官制改革中是盟友，本来计划以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副总理大臣，掌握实权，因

瞿鸿禨暗中反对而作罢。瞿氏进而设法剥去袁世凯兵权和兼差，故袁对瞿恨之入骨，媒孽报复。前
文所引军机大臣鹿传霖的密信清楚地说明，在官制改革中，奕劻绝非对袁世凯言听计从，将袁世凯

的盟友端方挤出京师，正是奕劻最终做出的决定。袁世凯在官制改革中之所以失败，固然因为瞿鸿
禨“暗阻”，但这是慈禧和奕劻默许支持的，且京内各大势力均反对袁氏改制。对此，都察院都御史
陆宝忠总结得颇为到位:“此次厘定官制，项城( 袁世凯) 挟气吞全牛之概以来，嗜进少年及热心速
化者，从而翼戴之，政府几不敢异同，意在推翻朝局。幸台谏封章迭上，昔所援引之枢臣亦渐反对，
其锋渐挫。深宫( 慈禧) 亦略烛其隐，邸( 奕劻) 与善化( 瞿鸿禨) 、寿州( 孙家鼐) 合力维持，始成今
日之局。”①可见袁世凯遭到了自上而下程度不同的反对。
所以，奕劻和袁世凯的关系，绝非后来流行的说法那么简单:亦即奕劻被袁世凯用银子喂饱，一

味听命于北洋。辛丑回銮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袁世凯不仅手握重兵拱卫京畿，而且内政外交
能力出众，慈禧和奕劻当国，自然不得不重用袁世凯。从辛丑回銮到日俄战争时期，清廷和袁世凯
实为互利共生的关系。故慈禧和奕劻必然尽量支持袁世凯。因此，袁世凯贿赂奕劻只是一个方面，
他们需要相互合作是更重要的方面。② 但是，倘若外部压力减弱，内部形势稳定，袁世凯渐有尾大
不掉之势，威胁到清皇室权力，慈禧和奕劻也会毫不犹豫地加以裁制。因此，丙午官制改革中袁世
凯失败的命运有相当的必然性。因为此时日俄战争结束，外部压力缓解，正是慈禧和奕劻准备收回
袁世凯兵权之时。光绪三十四年( 1908) ，在讨论是否要预定开国会年限时，奕劻单衔密奏，反对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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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凯和张之洞，也是类似道理。①

同时，瞿鸿禨和奕劻的关系也并不像后来传说的那么水火不容，否则不可能共事多年。瞿鸿禨
罢官后，曾言及与奕劻、袁世凯的三角关系。他说: “在政府时，与庆亲王本极水乳融洽，几于言听
计从。每年年终，庆王赠自画山水一幅，以为年礼。自夫己氏( 此处指袁世凯) 当国，久存操、莽之
心，路人皆知，深为所忌，极力以谗言交乱，终成水火。”②其实，奕劻和瞿鸿禨不仅在承泽园比邻而
居，而且在不少议题上意见相近。当日不少清议甚至因此严厉批评瞿鸿禨。③ 奕劻也会关照瞿鸿
禨的亲友，聂缉椝和余肇康均曾“受惠”。但也仅此而已。瞿鸿禨希望维系湘人江督格局，则断做
不到。故李兴锐去世后，慈禧和奕劻会果断用周馥南下接任江督。
瞿鸿禨和奕劻的矛盾逐步激化，是在丙午官制改革之后。这时奕劻、瞿鸿禨留军机，鹿传霖、荣

庆、徐世昌、铁良均出枢垣，新加入世续、林绍年二人。此前军机处六人，尚有更多缓冲。而今世续、
林绍年各自站队，奕劻、瞿鸿禨难免直接冲突。加以“四退枢谓瞿取巧，深衔之”④，故瞿鸿禨一方面
地位凸显，另一方面也更加孤危。所以，光绪三十二年年十二月就传言“铁良将复入军机”，瞿鸿禨
“将不能自固”。⑤ 汪大燮也听说奕劻举铁良再入枢垣，他在给汪康年的密信中说:“瞿( 鸿禨) 不能
挺然作一政党魁首，终必受挤，能劝其组织一政党否?”⑥

其实，瞿鸿禨此时为了巩固地位，也开始改变先前的韬晦策略，正在建立班底，甚至公开揽权。
援引林绍年入军机，为曾广铨谋侍郎，调余肇康来京，都是其例。而丙午、丁未年之交，奕劻大病，几
至不起，为瞿鸿禨提供了更多机会。奕劻于丙午年腊月二十五日之前患病，直至丁未年二月初七日
方才病愈。⑦ 奕劻的健康问题直接关系着领班军机大臣的继任人选，实为极为重要的政治问题，故
为各方所关注。当时京内密信说:奕劻年后虽略有转机，“然病入膏肓，终不久于人世”，七十老翁
得此肝病，“多则半年，少则三月。此老去，政府必有更动”。⑧ 汪大燮在致汪康年的密信中也说:
“庆( 王) 病闻甚重，设有不讳，此席当属何人? 此事极要，弟曷思之? 能逆料否?”⑨这一先前不太
受注意的重要史实，也可以解释何以政潮会在丁未春爆发。
就在瞿鸿禨利用奕劻患病，扩张权势的时候，庆王府求医于北洋。袁世凯派段芝贵带北洋的西

医官屈永秋( 桂亭) 日日伺候于奕劻之侧，救了奕劻性命，“于是庆、袁交益加密”。瑏瑠 其实，面对瞿
鸿禨的主动出击，从一反一正两个方面，奕劻和袁世凯也产生更多合作空间。在此前后，陷入低谷
的袁世凯“竭意恭维乔梓( 指奕劻、载振父子) ”瑏瑡，尤其注重对瞿鸿禨意见颇深的载振。袁世凯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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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亲王奕劻为开设议院不可预定年限据实直陈折》( 光绪三十四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 33
辑，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163 页。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下，中华书局 1998 年版，第 584 页。
“止公( 瞿鸿禨) 此次开缺而归，在清流中名誉甚好，……往日清议责备之词，至此当加颂扬，何其幸也。”《张鹤龄致谭延

闿函》(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谭延闿存札》( 1) ，甲 726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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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燮致汪康年函》(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第 922 页。
北京市档案馆编:《那桐日记》下，新华出版社 2006 年版，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第 591 页;《徐世昌日记》第 22

册，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廿五日、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629、10633 页。
《清末吴禄贞致樊增祥信函》( 约光绪三十三年正月末) ，《文献》2011 年第 3 期，第 90 页。
《汪大燮致汪康年函》(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三十日)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第 927 页。
刘体智:《异辞录》，第 200 页。《徐世昌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27 －

01 － 002 － 000147 － 0171。《奕劻致端方电》( 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27 － 01 － 002 －
000147 － 0239。

《陶湘致盛宣怀函》( 1907 年 8 月)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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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利用各种手段，包括伪造电报，以促使奕劻确信瞿鸿禨勾结岑春煊入京倒己。① 这样，奕劻与瞿
鸿禨的关系日渐紧张，终至恶化到不能共事。
丁未年春，瞿鸿禨力主用湘人曾广铨任邮传部侍郎，奕劻坚决反对，竟用朱宝奎。瞿氏很是不

满。② 随后，岑春煊来京，首将朱宝奎面参罢职，瞿鸿禨不免嫌疑，“庆、瞿交情益汲汲”。而此前简
放段芝贵署理黑龙江巡抚之时，瞿鸿禨“本大不赞成”，迨湘人赵启霖参奏，瞿鸿禨指使的“嫌疑益
重”。③ 如此，奕劻与瞿鸿禨的矛盾表面化，军机处内已难相安，正常工作无法开展。故慈禧太后必
须改组枢垣，排去一派实所必至。
那么，为何瞿鸿禨、岑春煊终被抛弃? 除了奕劻系皇室亲贵，追随慈禧数十年，根深蒂固之外，

瞿鸿禨和岑春煊揽权结党，让慈禧心生疑虑，也是一大原因。④ 通常讲奕劻以瞿、岑联合康、梁进
谗，导致瞿、岑落败的说法，还可再思。慈禧恐怕未必相信瞿鸿禨、岑春煊真会支持光绪，排斥自
己。⑤ 但揽权结党的瞿鸿禨令慈禧生疑，她历来对军机处内揽权者必痛下杀手。岑春煊四面出击，
有违和衷之道，也让慈禧厌恶，并不适合在京任职。而且，如果推翻奕劻和袁世凯，也确实面临北洋
由谁来任、交涉如何来办的问题。慈禧实不愿舍弃能干且受外人支持的袁世凯。况且袁世凯的兵
权已被削弱，兼差也被解除，对清室的忧患实已大减。而结党嫌疑日重的瞿鸿禨和岑春煊，却明显
缺乏外人支持。⑥ 所以，宁愿舍弃瞿鸿禨一派。在瞿鸿禨开缺后，军机处缺少熟手，有密信传出慈
禧一度想念瞿氏。⑦ 袁世凯不放心，奏请病假的同时，借上奏言事而明劾瞿鸿禨、魏光焘和聂缉椝，
在这种背景下也可理解。⑧

但是，这样的结局无疑严重损害了清廷本已不堪的声誉和威望。此外，从南北关系的走向来
看，表面上北洋下南洋持续加强，但实际上也造成南北的深刻隔阂。与出身江浙的“太湖圈南人”
相比，来自湖南、福建、广西的瞿鸿禨、林绍年、岑春煊等可谓“边缘南人”。此前当权的“太湖圈南
人”已纷纷被逐，现在“边缘南人”也相应失势。故清朝政权的代表性越来越有限，统治基础被进一
步削弱。随后，载沣、鹿传霖、袁世凯和张之洞入军机，形成一个满人、北人联合领导体制。在南北
关系已明显恶化的背景下，最高决策圈竟无南人代表。⑨ 而张之洞的入京和岑春煊的去职，使得南
方再无善于用兵、声威素著的实力总督，也影响了清朝对南方的有效控制。这些隐患在辛亥革命时
彻底暴露。

( 责任编辑 胡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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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大燮致汪康年函》( 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六日)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 1 册，第 946—9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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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73 页。
丁未政潮中，瞿鸿禨与岑春煊的关系界定极有难度。二人的举措是机缘巧合还是暗中结党? 结党之说有袁世凯致端方

密信为证，但毕竟来自政敌，也不能全信。瞿、岑直接勾连的切实证据尚无发现，但从聂缉椝、余肇康对岑春煊的积极评价，以及岑
春煊密折保举林绍年来看，瞿、岑即使不是暗中结党，至少也是松散的联盟。拟另文详论。

自从袁世凯致端方密札公开后，从给密札写跋语的林步随，到利用密札分析丁未政潮的徐一士、刘厚生，都持所谓的“归
政说”。所以麦金农说这是庆、袁获胜而瞿、岑失败原因的经典解释。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第 85 页。

关于英国方面的态度，参见麦金农《中华帝国晚期的权力与政治》，第 87 页。
《余肇康日记》第 1 册，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日，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3 页。
《密奏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谨陈管见十条》(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日) ，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6卷，第340页。
尽管张之洞在南方任总督二十余年，和南人多有联系，在南方甚有影响，但毕竟是北方直隶人。1909 年 10 月 6 日张之洞

去世后，广东人戴鸿慈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仅三个多月即卒，江苏人吴郁生继入军机处学习行走，半年后亦退出，二人均少发

挥余地。自 1910 年 8 月至清朝灭亡，军机大臣及内阁总理、协理，均无南人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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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ansigence and Concessions of the CPC in Its Post-War Peace Negotiation with the KMT: An
Examination of the CPC's Changing Tactics at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Negotiation

Yu Huamin( 15)……………………………………………………………………………………
The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KMT offered a rare opportunity for China to achieve peace after the end of

the Ｒ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uring the negotiation，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and its negotiation
team closely monitored changes on the ground and embraced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peace and democracy． With the
fundamental standpoint of“never giving up the hard-won victory of the people easily，”the CPC employed a negotiation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flexibility，rationality and restraint，and did what it could to take the initiative during the
negotiation． Specifically，the CPC was rational and moderate in deciding when to make concessions or otherwise． The CPC
made“concessions”from time to time to show its sincerity for peace and did what it could to avoid an all-out civil war． The
CPC earned the sympathy and support of third-party members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eople． Only after the KMT did
not change its course and repeatedly crossed the red lines did the CPC start to dig in its heels． The CPC had successfully
used the negotiation for political and publicity gains until the final breakdown of the negotiation． Through the negotiation，
the CPC also got some far-reaching gains，namely，making the people to abandon their fantasies and winning over the
people．

Kang Youwei and Emperor Guangxu during the Ｒeform Movement of 1898
Mao Haijian( 34)……………………………………………………………………………………

It is true that Kang Youwei fabricated the“Wuxu Memorial to the Emperor”and both his autobiography and“The
Wuxu Coup”written by Liang Qichao were not completely based on fact． By examining the books written by Kang and
Liang，and the Compilation of Memorials to the Emperor by Loyal Men，however，we can still clearly see exchanges of
thoughts between Kang Youwei and Emperor Guangxu，who adopted Kang's suggestions，protected Kang on five occasions
and established Maoqindian，a position that was created for Kang Youwei． So，it is safe to say that Kang Youwei is
definitely one of the major promoters of the Ｒeform Movement of 1898．

Ｒeinterpreting the Competition for the Governorship of Liangjiang Ｒegion and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1907 Han Ce( 55)……………………………………………………………………
Once returning to the Forbidden City in 1901，the Ｒoyal Government of Qing Dynasty decided to restrain the

autonomous trends of southeast provinces and strengthen the Beiyang Force to protect the capital city，in a bid to reestablish
the authority of the Ｒoyal Government． So it empowered Yuan Shikai to take control of the Jiangnan Ｒegion，the major area
of state revenue． By taking this opportunity，Yuan Shikai attempted to expand the influences of the Beiyang Force
southward． As a result，Yuan Shikai and local political forces of the Jiangnan Ｒegion were involved in an all-out
competition for the governorship of Liangjiang Ｒegion． Destabiliz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North Faction and the South
Faction and making their relations beyond repair，this competition was a crucial factor that galvanized the high-level
political jockeying in the Political Turmoil of 1907． An important reason behind the animosity between Qu Hongji and Yuan
Shikai lied in the failure of Qu Hongji to defend the position of the Hunan Faction in the face of the intrusion of Beiyang
For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Yuan Shikai． Qu was politically isolated as a result． Cen Chunxuan initiated political reform
to counter Yi Kuang and Yuan Shikai，but he also attempted to improve his chance of winning the governorship of
Liangjiang Ｒegion by doing so． At the time，Cen's efforts for winning the governorship were frustrated and he was at od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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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Zhou Fu and Duan Fang． Political arrangements after the bureaucracy reform of 1906 triggered the direct confrontation
between Yi Kuang and Qu Hongji． Such factors like Qu Hongji's thirst for more political power，Yi Kuang's serious illness
and personnel shortages in the Northeast Provinces contributed to the Political Turmoil in 1907． However，more efforts are
needed to revisit the triangular relationships among Yi Kuang，Yuan Shikai and Qu Hongji．

A Study of Guizhou Inter-Provincial Contribution during the Ｒeign of Tongzhi and Guangxu
Emperors of Qing Dynasty Ni Yuping( 70)………………………………………………………
After 1850，the provinces in the southeast stopped to transfer the Inter-provincial Contribution fund to Guizhou． In

1863，the Qing government transferred part of the contribution authority to the Ministry of Ｒevenue． Guizhou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request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provincial contributions and had successively set up Guizhou Contribution
Bureaus ( Qian Juan Ju) in Hunan，Sichuan，Hubei，Guangdong，Guangxi，Jiangsu，Shandong and other provinces． From
1864 to 1879，Guizhou received more than 21 million taels through contributions from other provinces，accounting for 36．
11% of its military expenditure and thus ensuring the financial survival of the province． By examining inter-provincial
contributions to Guizhou，we can have a glimpse of the importance of contributions in the traditional fiscal system of the
Qing Dynasty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efforts of the royal government in transferring fiscal resources among provinces on the
other．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 in Modern Hankou ( 1872 －1919)
Diao Li and Song Siqi( 86)………………………………………………………………………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atterns of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in Hankou from 1872 to
1919． According to this paper，inter-port trade was the bulk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 in Hankou while re-export
trade was also significant． Trade in musk and gall dominated 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 in Hankou
before and after 1904 respectively．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 kept its growth momentum in modern China and
Hankou's importance in this trade was second only to Shanghai． Based on the catalogue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this
article examined the market hinterland，trade routes，and inter-port trade，and analyzed modern Hankou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 system based on categorical data． It finds that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network and market mechanisms
related to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trade were largely immune from shocks and kept their vitality，although fluctuations
did take place between 1872 and 1919． Huge market demands in Hankou，attributes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the
highly-developed trade network in modern China were all factors behind it．

Institutional Ｒegulation of Narcotic Drugs by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Dilemma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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